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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评好评好评好评好评好评

-----------------------------
中央乐团的历史，是新中国音乐文化史的一个样板，一个地标性的点。

-----------------------------
作为中央一乐团的粉丝，了解一下它的历史，不错

-----------------------------
给老爸买的，还不错送货快

-----------------------------
向往已久，非常值得收藏！

-----------------------------
书和购物体验都很不错！

-----------------------------
送货及时，东西也好。

-----------------------------
非常满意，五星

-----------------------------
还不错，之前看过港版的。这次想看看大陆版啥样，印刷质量稍显薄弱，纸质较差，开
本也比较小，所以图片都不大。

-----------------------------
历史书籍一套，这个圈出来混得知己知彼才有可能不被弄死

-----------------------------



好评

-----------------------------
好。。。。。。。。。。。。。。。。。。

-----------------------------
最近在读香港学者周光蓁酝酿二十载，筹备并写作达十年之久的六十万言专著《中央乐
团史》。此书巨大巨厚，图文并茂，正史野史兼具，推荐爱乐者收藏之。
中央乐团从成立到解散只有四十年（1956~1996），乐团员老已故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曾
说过“中央乐团的四十年是斗争的四十年！”中央乐团在其短暂的历史中所经历的一次
次政治漩涡以及所遭受的种种“奇遇”可谓举世罕见，在此书中披露中央乐团在各种“
非常时期”的“非常事件”，让人唏嘘不已。随书所附送的中央乐团历史录音CD一枚
，内含乐团各个时期经典录音片段，相当珍贵的录音资料。个人认为其中最珍贵的当属
1959年为国庆献礼而上演的“贝九”，其末章大合唱《欢乐颂》，这个空前绝后的中
文版本，只需30秒你定会被震撼。1959年国庆前夕，中央乐团加中央实验歌剧院与中
央音乐学院40位合唱演员，组成270人阵容演奏“贝九”，其末乐章大合唱《欢乐颂》
首次采用中文版歌词，并用中文高唱“欢乐，欢乐女神灿烂光芒照大地”。
1979年10月下旬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演出，10月29日，30日卡拉扬与BPO于北
京首都体育馆进行两场音乐会，11月1日为专场音乐会，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与中
央乐团45名乐师联合演奏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台下听众几乎全是当时我国专业音
乐工作者，有很高的鉴赏水平。 

-----------------------------
“历史”之外的记忆
十年之前，我从兰州前往黄河上游的炳灵寺石窟，沿着盘山路，自行车骑到永靖县的刘
家峡码头。在这里，我要搭乘快艇横渡著名的刘家峡水库，才能溯黄河而上，来到炳灵
寺石窟。第一次见到刘家峡水库的我，被这万顷碧波感动，盛夏时节，身在西北高原，
却有环湖碧绿满山。快艇激起的水花，带来沁心凉意，催走了适才傲人的暑气。在这湖
地洞天中破浪二十多分钟，尚未涤尽千尺湖水，亲水岸边的炳灵寺码头已在眼前，码头
背后就是石窟庄严。
后来者看到的只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奇迹，而一切过往，以及万顷碧波之下的记忆，或许
只有黄河岸边伫立了15个世纪多的大佛才一一记得。20年前，人类学家景军来到了刘
家峡下游不远盐锅峡的大川村，从村里定居的孔家人那里，他发现了已在水面之下曾经
的大川村，以及宽阔、舒缓河面边缘一片废墟中的孔庙。通过孔家人对1960年代以来
各种往事的回忆，重建了水下村落与重建大川之间的脉络，一座消失的孔庙渐渐从水边
慢慢浮现。在英文版、网络流传中译版相继流行十多年后，这段往事终于以中文版——
—《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虽然姗姗来迟，但景军在书中，批判性采用的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弟子兼同事
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概念还是会给初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研究
在家庭、宗教群体和社会阶级的环境中，过去是如何被记住的……所有对个人回忆的讨
论必须考虑到亲属、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民族等社会制度的影响”。作
为涂尔干的学术继承人之一，哈布瓦赫承认“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力量的同时
，指出“个体记忆”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属性，正是这种多元叙事的存在，赋予了个体
具体的行为实践。因此，在此项研究中，景军借助大川村民口耳相传的口述历史，重建
了与主流“历史”不尽相同的“社会记忆”。 



-----------------------------
首次知道此书是在某网站搜 "中央乐团" 四个字时无意中发现的. 那一版本也是三联版的,
但因为只能见到封面, 无法见到内页, 而封面上的字体均为繁体字,
故不知内文用字为繁体或简体. 这一版的书名为 < 中央乐团史1956--1996 >,
另在书的腰封上以繁体大字标示: 中华首个国家交响乐团集体传说.
封面完全被一张黑白照片所占据. 当时我便看上了此书,
只是由于价格原因未能将其买下. 同样是在无意的情况下, 也是无意中搜 "中央乐团" ,
竟意外地发现了三联的现在这一版本, 只是书名变为了 < 凤凰咏---中央乐团1956---1996
> . 这一版本分为上,下两册, 其中上册是乐团的成长史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坎坷经历;
下册则以图版为主, 约占下册的三分之二篇幅, 另三分之一为附录1--附录6,
其中附录1至附录5分别为乐团40年期间的大事记, 演出一览表, 演职员表,
录音一览表和外国交响乐队访华一览表, 此外另有40年间CD唱片---解说,
所有这些极具史料及文献价值. 下册的主体---图版部分则是演出剧照,
海报以及各类节目单， 包括中外的, 新的与老的,
早期报纸上那种比较简陋的和折页式的,
还有唱片封套照片以及刊载有乐团活动消息的报影, 所有这些, 同样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繁体版本则为全一册. 从书的侧影看, 内页部分中, 间或有不少铜版纸穿插其间,
估计（只是估计）那上面印的就是下册中的图版部分．只是将上下二册合为一册了．所
以，新版与繁体字版的内容应该是一样的．其实我觉得新版还是不分册的好，将现在下
册的图版部分分散在上册中，使人看着不但有图文并茂的感觉，在版面上也显得活泼一
些．现在的下册三分之二为图版，这就不由得使人觉得似乎好像在凑数一般（实际上当
然不是这样）．
书的印刷也很好，内文用纸光洁细腻，这就保证了照片部分异常清晰．两点小遗憾：１
，照片用纸不是铜版纸；２，所有照片均为黑白照．除此之外，均好．最后说一下装订
的问题．我收到的两本书整体还行，只是上册有些＂小＂问题：当我把书摆在水平面上
时，我从书的左下角方向俯看书脊这一平面，便会发现书脊这一＂面＂并不在同一平面
中，如果想使其处于同一平面中时，则须用右手捏住书的右下角，大拇指稍用力向前轻
推，这时书脊这一面才会处在同一平面中．但此时封面的右上角不但会鼓起来，而且整
本书则在水平方向上不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中了．也就是说封面这一平面与书脊这一平面
，两个平面相互不能垂直．此现象在木工的行话里应叫做＂角楞＂．另外，封面左侧有
数个横向的起伏纵贯上下，不甚平整，是为装订之原因．再有就是胶太薄，当书页从中
间打开时，书脊已呈圆弧状，此无疑为一缺陷．

-----------------------------
这本书写了中央乐团从1956年到1996年的历史，有许多以前不了解、不知道，也没有
人写的事情。
引言是管弦乐团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赫德乐队、工部局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是在中
国最早出现的三支洋乐队。上海沦陷前萧友梅与黄自都曾为组织一支中国的乐队努力，
但几乎没有什么演出，因为人才太少。至重庆时期，有了三支乐队，分别由吴伯超、郑
志声、马思聪任指挥。
吴伯超在重庆和常州办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为后来的中央乐团打下基础，直至1996
年中央乐团改称中国交响乐团前，那些幼年班的学员仍有不少在中央乐团效力。作者称
这个幼年班为乐界“少林寺”。中央乐团是在1946年的延安创办的，张贞黼、李德伦
当时都在延安，要建立这个乐团是因为马歇尔访延安时，张用大提琴演奏了一首法国舞
曲。张身着燕尾服，演法国调，让马歇尔大感惊讶。周恩来等见洋乐有如此功效，即当
场拍板建立中央乐团。
值得一说的是张贞黼，他是1930年代参加工部局乐团的四人之一，当然是华人音乐家
的翘楚。谭抒真写过一篇《难忘1949》中说到，为新中国的上海音乐界选取领导人选
的问题，谭认为，贺绿汀是音专院长的合适人选，上海工部局乐团的团长，则应在张贞
黼、李德伦中选择。但当过中央乐团副团长的张贞黼1948年就去世了，去世时只有43
岁。
绪论中还谈到吕骥与贺绿汀的土洋之争。这大概是个过去音乐界人人知道的事，但很少



有人写文章说此事。大概是为尊者讳吧。《中央乐团史》的作者说，吕骥认为“以钢琴
提琴为主的时代已过去了，今天群众音乐是以声乐为主，不以器乐为主，尤其不能以西
洋的钢琴提琴为主。”但贺绿汀就认为，无原则地反对西洋音乐和西洋乐器，势必会把
音乐工作陷入到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不能进步。
贺绿汀返回了上海，作者猜测这是一山难容二虎的原因。贺绿汀在1980年回忆，早在
延安时期，他已与“极左派”白热化了，“他们说我学了几个ABC就来延安教洋教条，
连我来延安之前的作品全批了，我下决心不在那里，到部队去。”
这些是绪论里的内容，跟我以前看到的材料大致相符。
因为绪论里是过去的事，写出来就是历史，而在后面的正文中写的许多人物还在世或离
世不久，以他们的口述作材料，少有互相印证的话，就不是历史了，是八卦。我是看了
凤凰台有天的新闻节目后才注意到这本书的，节目里说，李德伦的后人对此书不满，认
为歪曲了历史，作者出来自辨，说所有的材料都有出处，没一处是作者臆断，所有有出
处的材料也都不是孤证等。 书很厚，还没有看完，陆续看了几段。
其中有一段写1996年国交的改革，大概是引起争议较多的，作者大概对中央乐团改建
国交持基本否定态度，所以用较多的笔墨写了老乐团成员的不满。
韩中杰先生的序言里也说，他现在反省，认为当时与吴祖强、李德伦三人共同支持乐团
易帜，不见得正确。因为中央乐团已经存在了四十年，是一个有历史有传承的金字招牌
，不应该轻易改掉。中央乐团改国交后，将合唱团甩掉，严良堃从此拒绝与国交合作，
直至陈佐湟离职。
历史经验证明，改革其实大多时候是瞎折腾，国交成立十多年，艺术总监一个一个地蒸
发，搞到现在连个演出季都没有，这肯定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
香港人写这些事往往会引起许多争议。如刘靖之的《中国新音乐史论》，光研讨会就开
了许多次，关于争议编成了书，那是因为香港人与大陆人的语境不同。比如外国人看到
中国的许多单位、学校开大会，就觉得这很后现代，很行为艺术，看到文革中，年轻人
都穿着军装上街游行，就认为他们是在搞制服派队，是性冲动的原因。这些言论如果能
够让开大会做报告的领导理解？如何被满怀激情的革命小将理解？ 当然理解不了。
这本书很大很厚，售价只有二百多港币，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有什么出版基金支持，序言
里只说感谢香港三联提供出版机会。这样一本书在大陆可能没人写、没人出、没人买，
在香港读者更不会超过1000人（记得几年前在铜锣湾书店买到打折的《一阵风，留下
千古绝唱》时，书店老板羡慕地说，我们香港人没文化，不看这种书。）单从这点上说
，这称得上是一本奇书。 

-----------------------------
前几天拿到了《中央乐团史》，粗粗地翻了一下。这本书写了中央乐团从1956年到199
6年的历史，有许多以前不了解、不知道，也没有人写的事情。
引言是管弦乐团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赫德乐队、工部局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是在中
国最早出现的三支洋乐队。上海沦陷前萧友梅与黄自都曾为组织一支中国的乐队努力，
但几乎没有什么演出，因为人才太少。至重庆时期，有了三支乐队，分别由吴伯超、郑
志声、马思聪任指挥。
吴伯超在重庆和常州办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为后来的中央乐团打下基础，直至1996
年中央乐团改称中国交响乐团前，那些幼年班的学员仍有不少在中央乐团效力。作者称
这个幼年班为乐界“少林寺”。中央乐团是在1946年的延安创办的，张贞黼、李德伦
当时都在延安，要建立这个乐团是因为马歇尔访延安时，张用大提琴演奏了一首法国舞
曲。张身着燕尾服，演法国调，让马歇尔大感惊讶。周恩来等见洋乐有如此功效，即当
场拍板建立中央乐团。
值得一说的是张贞黼，他是1930年代参加工部局乐团的四人之一，当然是华人音乐家
的翘楚。谭抒真写过一篇《难忘1949》中说到，为新中国的上海音乐界选取领导人选
的问题，谭认为，贺绿汀是音专院长的合适人选，上海工部局乐团的团长，则应在张贞
黼、李德伦中选择。但当过中央乐团副团长的张贞黼1948年就去世了，去世时只有43
岁。
绪论中还谈到吕骥与贺绿汀的土洋之争。这大概是个过去音乐界人人知道的事，但很少
有人写文章说此事。大概是为尊者讳吧。《中央乐团史》的作者说，吕骥认为“以钢琴



提琴为主的时代已过去了，今天群众音乐是以声乐为主，不以器乐为主，尤其不能以西
洋的钢琴提琴为主。”但贺绿汀就认为，无原则地反对西洋音乐和西洋乐器，势必会把
音乐工作陷入到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不能进步。
贺绿汀返回了上海，作者猜测这是一山难容二虎的原因。贺绿汀在1980年回忆，早在
延安时期，他已与“极左派”白热化了，“他们说我学了几个ABC就来延安教洋教条，
连我来延安之前的作品全批了，我下决心不在那里，到部队去。”
这些是绪论里的内容，跟我以前看到的材料大致相符。
因为绪论里是过去的事，写出来就是历史，而在后面的正文中写的许多人物还在世或离
世不久，以他们的口述作材料，少有互相印证的话，就不是历史了，是八卦。我是看了
凤凰台有天的新闻节目后才注意到这本书的，节目里说，李德伦的后人对此书不满，认
为歪曲了历史，作者出来自辨，说所有的材料都有出处，没一处是作者臆断，所有有出
处的材料也都不是孤证等。 书很厚，还没有看完，陆续看了几段。
其中有一段写1996年国交的改革，大概是引起争议较多的，作者大概对中央乐团改建
国交持基本否定态度，所以用较多的笔墨写了老乐团成员的不满。
韩中杰先生的序言里也说，他现在反省，认为当时与吴祖强、李德伦三人共同支持乐团
易帜，不见得正确。因为中央乐团已经存在了四十年，是一个有历史有传承的金字招牌
，不应该轻易改掉。中央乐团改国交后，将合唱团甩掉，严良堃从此拒绝与国交合作，
直至陈佐湟离职。
历史经验证明，改革其实大多时候是瞎折腾，国交成立十多年，艺术总监一个一个地蒸
发，搞到现在连个演出季都没有，这肯定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
香港人写这些事往往会引起许多争议。如刘靖之的《中国新音乐史论》，光研讨会就开
了许多次，关于争议编成了书，那是因为香港人与大陆人的语境不同。比如外国人看到
中国的许多单位、学校开大会，就觉得这很后现代，很行为艺术，看到文革中，年轻人
都穿着军装上街游行，就认为他们是在搞制服派队，是性冲动的原因。这些言论如果能
够让开大会做报告的领导理解？如何被满怀激情的革命小将理解？ 当然理解不了。
这本书很大很厚，售价只有二百多港币，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有什么出版基金支持，序言
里只说感谢香港三联提供出版机会。这样一本书在大陆可能没人写、没人出、没人买，
在香港读者更不会超过1000人（记得几年前在铜锣湾书店买到打折的《一阵风，留下
千古绝唱》时，书店老板羡慕地说，我们香港人没文化，不看这种书。）单从这点上说
，这称得上是一本奇书。 

-----------------------------
很早就买了香港版。没想到大陆也出版了。很好很好。
书中的观点不一定对，现很有意思。
这本书写了中央乐团从1956年到1996年的历史，有许多以前不了解、不知道，也没有
人写的事情。
引言是管弦乐团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赫德乐队、工部局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是在中
国最早出现的三支洋乐队。上海沦陷前萧友梅与黄自都曾为组织一支中国的乐队努力，
但几乎没有什么演出，因为人才太少。至重庆时期，有了三支乐队，分别由吴伯超、郑
志声、马思聪任指挥。
吴伯超在重庆和常州办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为后来的中央乐团打下基础，直至1996
年中央乐团改称中国交响乐团前，那些幼年班的学员仍有不少在中央乐团效力。作者称
这个幼年班为乐界“少林寺”。中央乐团是在1946年的延安创办的，张贞黼、李德伦
当时都在延安，要建立这个乐团是因为马歇尔访延安时，张用大提琴演奏了一首法国舞
曲。张身着燕尾服，演法国调，让马歇尔大感惊讶。周恩来等见洋乐有如此功效，即当
场拍板建立中央乐团。
值得一说的是张贞黼，他是1930年代参加工部局乐团的四人之一，当然是华人音乐家
的翘楚。谭抒真写过一篇《难忘1949》中说到，为新中国的上海音乐界选取领导人选
的问题，谭认为，贺绿汀是音专院长的合适人选，上海工部局乐团的团长，则应在张贞
黼、李德伦中选择。但当过中央乐团副团长的张贞黼1948年就去世了，去世时只有43
岁。
绪论中还谈到吕骥与贺绿汀的土洋之争。这大概是个过去音乐界人人知道的事，但很少



有人写文章说此事。大概是为尊者讳吧。《中央乐团史》的作者说，吕骥认为“以钢琴
提琴为主的时代已过去了，今天群众音乐是以声乐为主，不以器乐为主，尤其不能以西
洋的钢琴提琴为主。”但贺绿汀就认为，无原则地反对西洋音乐和西洋乐器，势必会把
音乐工作陷入到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不能进步。
贺绿汀返回了上海，作者猜测这是一山难容二虎的原因。贺绿汀在1980年回忆，早在
延安时期，他已与“极左派”白热化了，“他们说我学了几个ABC就来延安教洋教条，
连我来延安之前的作品全批了，我下决心不在那里，到部队去。”
这些是绪论里的内容，跟我以前看到的材料大致相符。
因为绪论里是过去的事，写出来就是历史，而在后面的正文中写的许多人物还在世或离
世不久，以他们的口述作材料，少有互相印证的话，就不是历史了，是八卦。我是看了
凤凰台有天的新闻节目后才注意到这本书的，节目里说，李德伦的后人对此书不满，认
为歪曲了历史，作者出来自辨，说所有的材料都有出处，没一处是作者臆断，所有有出
处的材料也都不是孤证等。 书很厚，还没有看完，陆续看了几段。
其中有一段写1996年国交的改革，大概是引起争议较多的，作者大概对中央乐团改建
国交持基本否定态度，所以用较多的笔墨写了老乐团成员的不满。
韩中杰先生的序言里也说，他现在反省，认为当时与吴祖强、李德伦三人共同支持乐团
易帜，不见得正确。因为中央乐团已经存在了四十年，是一个有历史有传承的金字招牌
，不应该轻易改掉。中央乐团改国交后，将合唱团甩掉，严良堃从此拒绝与国交合作，
直至陈佐湟离职。
历史经验证明，改革其实大多时候是瞎折腾，国交成立十多年，艺术总监一个一个地蒸
发，搞到现在连个演出季都没有，这肯定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
香港人写这些事往往会引起许多争议。如刘靖之的《中国新音乐史论》，光研讨会就开
了许多次，关于争议编成了书，那是因为香港人与大陆人的语境不同。比如外国人看到
中国的许多单位、学校开大会，就觉得这很后现代，很行为艺术，看到文革中，年轻人
都穿着军装上街游行，就认为他们是在搞制服派队，是性冲动的原因。这些言论如果能
够让开大会做报告的领导理解？如何被满怀激情的革命小将理解？ 当然理解不了。
这本书很大很厚，售价只有二百多港币，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有什么出版基金支持，序言
里只说感谢香港三联提供出版机会。这样一本书在大陆可能没人写、没人出、没人买，
在香港读者更不会超过1000人（记得几年前在铜锣湾书店买到打折的《一阵风，留下
千古绝唱》时，书店老板羡慕地说，我们香港人没文化，不看这种书。）单从这点上说
，这称得上是一本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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